
歡迎反饋。中國新聞部電郵：wwpcnnews@tkww.com.hk

更多侵華日軍後代藉機向華謝罪

「曾在舊軍隊服役十二年八個月，其中十年作為駐中國陸軍下級
幹部（原憲兵準尉），在天津、北京、山西省、臨汾、運

城、舊滿洲、東寧等地的憲兵隊服役。參加了侵略戰爭，對於曾經
對中國人民所做的一切，深感歉疚，唯有向中國人民深深謝罪。」
這是「謝罪碑」上的文字，也是侵華日軍憲兵大澤雄吉留給後人的
遺言。

憂右翼破壞 將碑捐來中國
「我幾乎沒有告訴任何人這座碑建在什麼地方。因為我擔心有人

會破壞。」在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採訪時，79歲的倉橋綾子談起捐
獻的這座「謝罪碑」時說，早年在日本家鄉建立這座碑後，她一直
刻意保密這座碑的所在地，而隨着日本的右傾化，她自己開始擔心
圍繞戰爭歷史的言論空間可能會受到更多限制，「甚至會發展到讓
人無法再說出這些話的程度，這讓我感到害怕」。
「除了深深謝罪，我已經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倉橋說，她希
望日本和中國都能有這樣一座碑，這座碑能夠讓更多年輕人看到這
段歷史，「即使只是一座複製品，如果它能讓中國人得到一絲寬
慰，我也會感到非常欣慰」。

讓碑進入公眾視野 發揮銘記作用
大澤雄吉所服役的日本憲兵隊，絕非侵華日軍普通的軍事單位。

倉橋回憶說，父親曾說人分兩種，一種人在被殺之前會大聲哭喊着
求饒，還有一種人，即使到了被殺的時候，也會堅定地直視前方。
倉橋說：「我想，父親一定曾因想到那些被他們殺死的人而備受煎
熬吧。」
「日軍憲兵手握很大的抓捕權力。」推動促成本次捐贈的長春師
範大學特聘教授、日中口述歷史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李素楨直
言，倉橋的父親可能做過不可言說的罪惡行為，所以才想謝罪。
李素楨說，保存這座碑，實際上就是保存這段歷史。如果碑只留
在日本，中國人看不到；要讓碑走向世界、進入公眾視野，才能真
正發揮銘記歷史的作用，照亮人類通往未來和平的道路。她強調，
從個人贖罪到公共記憶，是口述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向一個人謝
罪，是兩個人的關係；向整個民族謝罪是公共記憶。」這座碑不僅
是留給未來，也是留給當今，讓世界傾聽。

實物和現場教育具特殊意義
作為承接單位，長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薛剛表示，「謝
罪碑」將收藏於日本侵華戰爭記憶陳列館。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
地，學校將加強對「謝罪碑」及其所代表的同類事件、同類群體的
研究。薛剛說，這項捐贈既是侵華物證，也是侵華記憶；碑文內容
以及倉橋綾子本人的歷史記憶，都是口述史研究的重要對象。對於
青年學生而言，這樣的實物和現場教育具有特殊意義。不是灌輸仇
日情緒，而是記住屈辱、吸取教訓，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倉橋綾子亦在發言中強調，日本在高市當局治下，一邊淡化侵略
戰爭的「侵略」史觀，一邊高聲鼓吹擴充軍備，甚至試圖修改曾宣
誓「絕不再戰」的《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對此，倉橋綾子表示堅
決反對，並一直參加安保法制違憲訴訟。她認為，最重要的就是
「中日永不再戰」。
「勿忘『九一八』，捐贈『謝罪碑』暨日中民間交流研討大會」
共設中日兩個主會場、三個分會場，同步開啟遠程線上會議室。會
議中，設立於長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中方主會場主持「九一
八」悼念儀式，以14聲撞鐘象徵中華民族14年浴血抗戰的艱辛歷
程，並鳴笛向革命先烈和遇難同胞默哀。日本主會場以及香港等分
會場與會者亦同步進行悼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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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舉行的中日民間交流研討會上，日本
民間和平團體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歷史認知
與外交安保政策提出嚴厲批評，斥其為戰後歷
代日相中極右翼人物，無資格擔任日本首相。

高市言行嚴重破壞亞洲和平穩定
日本「繼承和發展村山談話會」理事長藤田
高景指出，高市早苗的一系列言行正在嚴重破
壞亞洲的和平與穩定，其歷史修正主義立場與
對華挑釁姿態已將日本推向危險邊緣。
藤田高景指出，高市早苗在就任首相前，就
曾登上日本右翼雜誌，公然宣稱「侵華戰爭不
是侵略，而是『自衛生存』」、東京審判是
「戰勝國單方面的裁決」，甚至進一步表示，
日後若成為首相，將重新審視日本政府史觀及
廢除「村山談話」。藤田批評說，高市是戰後
歷代日本首相中極右翼人物，更曾自詡支持
「台灣獨立」的「親台派」國會議員。「像高

市這樣篡改歷史、刻意迴避歷史真相的人，沒
有資格擔任首相。」
就去年11月7日高市在日本眾議院預算委員
會上有關「台灣有事」的言論，藤田批評說，
這無疑是對作為日本最大貿易夥伴中國，發動
的赤裸裸的軍事挑釁，這種荒謬之舉只會破壞
亞洲的和平與穩定，更有違日本的國家利益，
是極其愚蠢的行為。「未受到攻擊，卻宣稱日
本自衛隊可以先發起軍事進攻。這是極其荒謬
的言論，因此絕不允許其履行首相職責。」藤
田重申說。

反思侵略是日取信於華基石
高市當局的加速軍國主義復活的政策，也給

日本經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藤田指出，
日中關係也受此影響頗重，學術、民間交流、
地方政府友好合作等方面也相繼出現延期或中
止，且仍有擴大趨勢。他認為，在高市當局治

下，日中關係的改善已
絕無可能。
藤田認為，倉橋綾子

女士的「謝罪碑」故
事，與高市的言行形成
鮮明對比。倉橋深刻反
省家族被捲入那場侵略
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
巨大犧牲的事實，並衷
心向中國人民道歉。
「像倉橋女士這樣的人物，是日中友好的重要
民間基石，必將為兩國的和解與共存作出重大
貢獻。」藤田說。
「無論處境多麼艱難，對日本人而言，日中

友好才是日本贏得和平與繁榮的唯一道路。」
藤田表示，他決心今後無論遇到多少困難和阻
礙，都將走完、跑完日中友好這場「沒有終點
的旅程」。

1986年大澤雄吉病重住院。去世前，他從
病床的枕邊拿出一張紙條，交給女兒倉橋綾
子並叮囑「我死以後，把這些話刻在我的墓
上。拜託你了。」紙條上的文字並不長，卻
明確寫下了大澤雄吉的侵華經歷及對中國人
民的謝罪。
葬禮結束後，倉橋把父親遺言告訴了哥哥
與弟弟，這時她才知道，父親也分別向弟弟
和哥哥留下了相同遺願。然而，家人對大澤
雄吉的選擇並不支持。叔父認為，把這樣的
文字刻在墓碑上「傳出去太難聽了」。哥哥
則直接表示反對，「我們又沒有做什麼壞
事，這樣做我很不願意。而且，其他士兵不
也都做過嗎？為什麼偏偏只有我們的父親要
謝罪？」
1998年，反對立碑的哥哥去世後，倉橋聯
繫了哥哥的兒子，再次提出希望幫父親完成
遺願。侄子表示支持：「爺爺是自己主動向
中國謝罪的，他做了一件好事。」
那一年，倉橋終於在家族墓地一角另立了
墓碑，將父親臨終留下的謝罪文完整刻下。

26年來多次代父來華謝罪
立碑並非終點。2000年，倉橋首次來到中

國，先後前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紀念館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代父親
向中國人民謝罪。此後她又來到父親最後駐
紮的黑龍江東寧，走訪當地村莊向當地民眾
謝罪。2005年，她受邀參加東寧縣相關紀念
研討會，講述為父親立「謝罪碑」的經歷；
並在此後又參觀侵華日軍在東寧、海拉爾修
建的要塞遺址、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遼寧撫
順平頂山慘案紀念館等，「當我一次又一次
面對這些歷史遺蹟和日本侵華戰爭罪證，我
深刻地理解了父親要我製作『謝罪碑』的緣
由。」她說。

大連外國語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教授崔學森接受
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指出，面對民間和平訴求，日本
當局雖未明確表態支持或反對，但政府卻在右翼騎
劫和操控下於軍費增加、軍事政策擴張等方面表現
出明顯傾向，加劇了區域局勢緊張。香港抗戰歷史
研究會會長吳軍捷則表示，讓日本民眾正視本國的
戰爭罪責，是遏制軍國主義復辟最棘手的痛點。而
本次「謝罪碑」的捐贈意義重大，希望能夠喚醒日
本戰犯後代及普通民眾的歷史良知、正視歷史的態
度，推動和延續中日兩國良性的民間交流。
崔學森指出，日本戰後的歷史教育長期存在缺
失，尤其是對近代對外侵略史的介紹相對不足，部
分相關內容在教科書和升學考試中的比重有限，導
致不少年輕人甚至中年群體，對日本曾發動的侵略
戰爭缺乏充分了解。隨着經歷過戰爭的老一輩人逐
漸離世，能夠直接講述戰爭經歷的人越來越少，戰
爭記憶也面臨進一步淡化。
吳軍捷則認為，當今日本民眾無需為前人的戰爭
罪行背負歷史罪責，但在當前日本政壇右傾化愈演
愈烈的趨勢下必須正視歷史。而倉橋綾子捐贈「謝
罪碑」，正是後代主動追尋家族歷史、直面戰爭過
往的一種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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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啟長達14年的侵

華戰爭序幕。9月16日，「勿忘『九一八』，捐贈『謝罪

碑』暨日中民間交流研討大會」在中日兩地共同舉行。大

會上侵華日軍憲兵大澤雄吉的女兒倉橋綾子，將據父親遺

願所刻「謝罪碑」的複製品捐贈給中國，永久保存於長春

師範大學日本侵華戰爭記憶陳列館。倉橋綾子在發言中表

示，當她面對日本侵華戰爭所犯罪證，深刻地理解了父親

遺願要立「謝罪碑」的緣由，並希望「中日永不再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冶、林凱、蔡凝鍶

圖：香港文匯報長春傳真

「謝罪碑」曾被家族阻立12年

●日本「繼承和發展
村山談話會」理事長
藤田高景

PTSD日本兵家族會會員
中日口述歷史文化研究會會員
我的父親黑井慶次郎，以一場殘忍非人
道的侵略戰爭士兵的身份，在中國度過

了七年，奪走了眾多中國民
眾的生命，掠奪了他們的財
產。我，黑井秋夫，作為侵
華戰爭日軍士兵的孩子，向
中國人民由衷地謝罪。真的
非常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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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平遺屬會事務局長
作為侵略戰爭遺屬，我們在有生之年絕
不再像父輩那樣，充當侵略者的幫兇，
絕不參與殺戮，也不容許被殺戮。我們

將守護這部被視為逝去親人
「遺言」的和平憲法，並將
和平的社會傳遞給子孫後
代——這，就是我們肩負的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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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華日軍憲兵大澤雄吉
的女兒倉橋綾子，將據父
親遺願所刻「謝罪碑」的
複製品捐贈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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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日本兵家族會會員
我的外祖父母、三個舅舅，以及我的哥
哥和姐姐均死在長春附近。我的父親在
日本投降前被送上了戰場。日本戰敗

後，父親對侵華的經歷從不
提及。但我推測，他可能做
過一些無法言說的事情。我
曾在1972年協助過田中角榮
首相的工作，因此更加感到
痛心。

中日口述歷史文化研究會會員
我的叔父在侵華戰爭時死於上海，我必
須向中國人民謝罪。
謝罪本身，就是對那些被捲入日本發動

的侵略戰爭中的死難者的慰
靈，這是我從黑井秋夫先生
那裏學到的。重要的是，日
本對於侵略和戰爭的謝罪是
沒有終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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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碑贈予長春師範大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 攝


